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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统”，指事物之间的某种连续关系，维系其

关系的，则是具有规范性的纲纪或准则。在古代文

献中，“统”通常与“序”或“绪”组合，以示其传承性。

也就是说，某种规范性的纲纪或准则自确立后被人

们传承下来，就构成了“统序”或“统绪”。荀悦说：

“圣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争，一统序也。”①朱熹

释孟子“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句云：“君子造基业

于前，而垂统绪于后，但能不失其正，令后世可继续

而行耳。”②他们所说的“统序”或“统绪”，指的是政治

上的纲纪与传承性，也就是政统。“统绪”观还见诸中

华文化的多个方面，如道有道统、学有学统、文有文

统、诗有诗统。作为一种新诗体，词的统绪观念生成

较晚。最早以“统”命名的词集，是明末卓人月、徐士

俊选编的《古今词统》。

任何一种统绪，虽然有人“造基业于前”，但要使

之“垂统绪于后”，均需要一个建构过程。其过程需

要后人基于当下需求，以追溯的方式来完成。词统

的建构就是建构者在追溯中选择过往典范词人的创

作为“基业”，为当下词坛开宗立说、继往开来。与政

治上不许有二的政统不同，明末清初的半个多世纪

是多元词统的共生期。各个词统各自选择的“基业”

虽不尽相同，却共同开创了词的中兴局面。这是研

究词学思想所不可或缺的一个话题，对认识词的演

进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

注。本文将通过考察这一时期词统的建构及其在词

坛产生的具体影响，揭示其意义与价值。

一、重振词坛的词统序列

韩愈鉴于“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至今近千

载，莫有言圣人之道者”，率先建构以“尧→禹→汤

→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谱系的道统，以

重振“圣人之道”③。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词

始于唐而盛于宋。到了明代，词人唯《草堂》《花

间》是从，取径逼仄，“不及古昔”，如朱彝尊所说：

“古词选本……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

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④卓人

月与徐士俊通过追溯的方式，以选学与体性范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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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形态，建构词统序列，也针对词的衰蔽，目的同

样在重振词风。

卓人月、徐士俊编有《古今词统》，此书凡16卷，

收录词人486家，其中隋1家，唐33家，五代19家，宋

216家，金 21家，元 91家，明 105家，收词共 2023首。

卷首载有徐士俊、孟称舜二序。据徐士俊序，此书刻

于崇祯六年(1633)。关于《古今词统》的编撰缘起，卓

人月有具体说明：

昔人论词曲，必以委曲为体，雄肆其下乎……余

兹选并存委曲、雄肆二种，使之各相救也。太白雄

矣，而艳骨具在，其词之圣乎！继是而男有后主，女

有易安，其艳词之圣乎！自唐以下，此种不绝。而辛

幼安独以一人之悲放，欲与唐以下数百家对峙，安得

不圣……余益不得不壮稼轩之色，以与艳词争矣。

奈何有一最不合时宜之人为东坡，而东坡又有一最

不合腔拍之词为“大江东去”者，上坏太白之宗风，下

亵稼轩之体面，而人反不敢非之，必以为铜将军所

唱，堪配十七八女子所歌，此余之所大不平者也。故

余兹选，选坡词极少，以剔雄放之弊，以谢词家委曲

之论；选辛词独多，以救靡靡之音，以升雄词之位

置。而词场之上，遂荡荡乎辟两径云。⑤

开篇所说“必以委曲为体，雄肆其下”，是入明后十分

流行的观念。王世贞还直截了当地说：“词须宛转绵

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

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

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可作耳。作则宁为

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⑥不仅将“宛转”(意同

“委曲”或“婉约”)和“纵横豪爽”(意同“雄肆”或“豪

放”)对立起来，而且认为后者“不可作”。为了打破

这一观念，卓人月通过选人存史，建构“委曲”与“雄

肆”两大统绪，从而使“词场之上，遂荡荡乎辟两径”，

再创词坛之盛。

不过，上列引文是卓人月为其《古今诗余选》所

作的序。学界一般认为，《古今诗余选》即《古今词

统》，又名《诗余广选》。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既然

两者相同，该序为何不载于《古今词统》？卓人月

批评苏轼“最不合时宜之人”，并认为“大江东去”

“上坏太白之宗风，下亵稼轩之体面”，故“选坡词

极少”，但《古今词统》不仅选录了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而且选苏词 47首，在宋代词人中，入选

数量居辛弃疾、蒋捷、吴文英后，名列第四，岂能曰

“极少”？

卓回说，《古今词统》由其兄人月编成于崇祯五

六年间⑦。今人点校的《古今词统》也署“卓人月汇

编，徐士俊参评”⑧。但据孟称舜《古今词统序》，“予

友卓珂月，生平持说，多与予合。己巳秋，过会稽，手

一编示予，题曰‘古今词统’。予取而读之，则自隋唐

宋元，以迄于我明，妙词无不毕具”⑨，则《古今词统》

于崇祯己巳(1629)业已编就。徐士俊《古今词统序》

说：“兹役也，吾二人渔猎群书，裒其妙好，自谓薄有

苦心。”明示《古今词统》的编纂由卓、徐二人共同完

成。徐氏还进一步指出：“谓‘铜将军’‘铁绰板’与

‘十七八女郎’相去殊绝。无乃统之者无其人，遂使

倒流三峡，竟分道而驰耶。余与珂月，起而任之……

或曰：诗余兴而乐府亡，歌曲兴而诗余亡，夫有统之

者，何患其亡也哉！”⑩面对词坛“必以委曲为体，雄

肆其下”的局面，他与卓人月“起而任之”，建构彼

此关联、互为依存的词统序列，明确表达了词的统

绪意识。这表明“词统”的命名，也始于卓、徐二人

共操选政。

那么，卓人月、徐士俊何时共操选政？《古今词

统》附徐、卓二人唱和集《徐卓晤歌》。徐士俊《祭卓

珂月文》说：“与兄定交乙丑之年。”“乙丑之年”即天

启五年(1625)。徐、卓二人唱和似亦始于此年。据此

可以认定，天启五年，徐、卓定交后，二人在已有《古

今诗余选》的基础上，重新“渔猎群书，裒其妙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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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原选。卓人月原先所撰写的《古今诗余选序》中的

有些观点，与《古今词统》的选况不尽相符，故未被收

入其中，但“委曲”与“雄肆”两大体性却在《古今词

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昭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词统》卷首“目次”与

“氏籍”后，分别收录了何良俊《草堂诗余序》、黄河清

《续草堂诗余序》、陈仁锡《续诗余序》、杨慎《词品

序》、王世贞《词评序》、钱允治《国朝诗余序》、沈际飞

《诗余四集序》和《诗余别集序》8篇“旧序”；张炎《词

源》(误作“《乐府指迷》”)卷下杂论 16则，杨缵(误作

“杨万里”)《作词五要》，王世贞、张綎、徐师曾《论诗

余》各1则，沈际飞《诗余发凡》等20则“杂说”。每篇

“旧序”与部分“杂说”后均有简短点评。选录如此多

的“旧序”“杂说”并予以点评，在宋以来的诸多词选

中并不多见，但绝非画蛇添足，而是整部《古今词统》

的选编纲领。如评王世贞《论诗余》云：

正宗易安第一，旁宗幼安第一。二安之外，无首

席矣。

所选张綎《论诗余》将词分为“婉约”之“正”与“豪放”

之“变”两体，王世贞重提以“宛转绵丽”为“正宗”、

“纵横豪爽”为“变体”，也与张綎一样褒“正”贬

“变”。上列点评则将李清照与辛弃疾分别推为“正

宗”与“旁宗”的“首席”，为两大体统中承前启后的典

范词家；而对于“旁宗”即以“雄肆”为体性的“变体”，

予以充分肯定。评沈际飞《诗余四集序》时指出：“苏

以诗为词，辛以论为词，正见词中世界不小，昔人奈

何讥之。”认为苏、辛词虽为“旁宗”，实则拓宽了词

的境界。这既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变体”的偏见，

又纠正了卓人月原先对苏词的偏见。又评杨缵《作

词五要》云：

人谓览《五要》而词无难事矣，吾正于此见

其难。

张炎《词源》说：“近代杨守斋精于琴，故深知音律，有

《圈法周美成词》……守斋持律甚严，一字不苟作，遂

有《作词五要》。观此，则词欲协音，未易言也。”杨

缵属音律家，钟爱周邦彦持律甚严之词，故作《圈

法周美成词》，将周邦彦词的声律形诸词法。据

王沂孙《踏莎行·题草窗卷》：“白石飞仙，紫霞凄

调，断歌人听知音少。”以杨缵与姜夔并称，而南

渡以后持律甚严的词家首先是姜夔，故杨缵据

周、姜词法，著《作词五要》。“五要”即“择腔”“应

律”“按谱”“详韵”“立新意”。这是周邦彦、姜夔、

杨缵也是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持律甚严的词

人所恪守的规范要素。《古今词统》选录《作词五

要》，并与张炎一样强调其难，表明了编者对周、

姜一系填词规范的重视，其目的是为了在卓人月

原先所辟“委曲”“雄肆”两途外，再辟一径。又评

《诗余发凡》云：

词家习熟纵横，故句或无常，而声能协调。且如

姜尧章之流，能自度曲，总由精于音律之故，不许效

颦也。

沈际飞《诗余发凡》论词谱宫调与词调韵律的生成与

规范。该点评据此从词与音乐的关系着眼，将宋代

词人及其创作概括为两类：一类如苏轼、辛弃疾，

其词虽“声能协调”，却非当行家；一类如周邦彦、

姜夔，“能自度曲”，为当行词人。前者填词，“习熟

纵横”，不为音律所缚，故纵横排奡，语多无常变

化；后者填词，则审音定字，严于运律叶韵，故字正

腔圆，语多和平谐美，即评《词源》“词之语句”一

则所云：“去其太甚，则音和平。”入明以来，姜夔

几乎被人们遗忘。《古今词统》所节录《词源》杂论

对“雅正”的代表姜夔及其自度曲、作法、语体等

赞评有加，选录这些赞评并在点评中予以张扬，

目的在于再辟“和雅”统绪，唤醒人们对姜夔的记

忆和重视。

可以说，卷首节录这些“旧序”“杂说”，体现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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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者的词史观与词统观。这些观念也体现在具体的

选阵中。据统计，《古今词统》录30首以上的词人有：

辛弃疾 141首、杨慎 57首、蒋捷 50首、吴文英 49首、

苏轼47首、刘克庄46首、陆游45首、周邦彦43首、秦

观38首、王世贞36首、高观国34首、黄庭坚33首、史

达祖 30首。其中杨慎、王世贞为明代人，余皆两宋

人。而成书于南宋、盛行于明代的《草堂诗余》收录

前几名的词人是：周邦彦 56首、秦观 25首、苏轼 22
首、柳永 18首、康伯可 11首、欧阳修 10首、辛弃疾 9
首、张先和黄庭坚各 8首、晏殊 6首。姑且不论这两

部词选所选范围与数量的差异，仅从其所选宋代前

几位词人的排序即可看出两者不同的编选用心。在

《古今词统》所选数量居前的几位宋代词人蒋捷、吴

文英、刘克庄、高观国、史达祖中，《草堂诗余》仅收史

达祖2首、刘克庄和高观国各1首，而未选吴文英、蒋

捷。“《草堂诗余》的初编者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坊

间无名氏，何士信于宋理宗淳祜九年(1249)之后增修

编订。”蒋捷为宋元间人，未收其词，不足为怪。黄

升于理宗淳祜九年所编《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已收吴

文英词9首，《草堂诗余》却不选其词，《古今词统》收

其词多达49首。同时，《古今词统》还收录了《草堂诗

余》未选的姜夔词，共10首。这一选阵昭示了选者所

要建构的三大词统系列。

一是“委曲”统绪。在卓人月看来，“委曲”的表

现形态为“柔声曼节”，其体格为“艳”，并认为以“艳”

为体格的“委曲”统绪始于李白而盛于李煜、李清照：

“太白雄矣，而艳骨具在，其词之圣乎！继是而男有

后主，女有易安，其艳词之圣乎！自唐以下，此种不

绝。”(《古今诗余选序》)自唐以后，文人词中的“委

曲”一统确实延绵“不绝”，几乎无人不作，即便是以

“雄肆”见长的苏轼、辛弃疾，也不乏“委曲”之作。

在体制上，“委曲”一统以小令居多，而小令如《古今

词统》节录《词源》所云：“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

绝句……当以《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在词

史上，以温、韦为则的“委曲”小令，以唐五代、北宋及

明代为多。因此该书所选唐五代小令数量居前的

是：温庭筠17首、孙光宪15首、李煜14首；北宋小令

数量居前的是：秦观22首、毛滂18首、李清照13首；

明代小令数量居前的是：杨慎 52首、王世贞 30首。

之所以多选杨慎、王世贞，是因为二人是明代词史上

具有代表性的词家，杨慎生前又被誉为“明词第一

人”，而书名既为“古今词统”，以杨、王两家作为

“今”的代表，乃应有之义。

二是“雄肆”统绪。“雄肆”是相对于“委曲”的一

种体性。该体主要以慢词为体制、以沉雄之气为体

格、以纵横排奡的语体为表征，初始于苏轼而鼎盛于

辛弃疾。关于“雄肆”的具体表现，选者在评点中多

有阐释。如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学士此词，

感慨雄壮，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

沸。”评辛弃疾《贺新郎·自述》：“幽燕老将，气韵沉

雄。”评陈亮《贺新郎·再酬辛幼安》：“鹃叫天津，狐升

帝座，有此时事，自然有此人文。故漫纸皆恨怨悲愁

之音，忽荒诞幻之状。”评陆游《汉宫春·初自南郑来

成都作》：“写出脑后风生、鼻端火出之况。”均指基于

作者沉雄之气的纵横雄肆之意，说明陈亮与陆游为

辛弃疾的生前同调。又评刘克庄《水龙吟》四首：“四

词目穷千里，笔挽万钧，识力双高，可与稼轩相尔

汝。”评元好问《满江红·对酒》：“遗山极称稼轩，宜其

似之。”又评蒋捷《水龙吟·招落红梅》：“尽爱以致祷，

迥出纤冶秾华之外。辛之有蒋，犹屈之有宋。”称刘

克庄、元好问、蒋捷为辛弃疾的生后同调，同样基于

其人沉雄、其词纵横雄肆。从苏轼到辛弃疾，再到辛

弃疾的生前、生后同调，选者建构了一脉相承的“雄

肆”统绪。

三是“和雅”统绪。《古今词统》卷首节录《词源》

杂论云，“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词浑厚和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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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多效其体制”，如姜夔、高观国、史达祖、吴文英“像

而为之”，却均能“自成一家”，“与美成辈争雄长”。

所谓“和雅”，既指“雅词协音，虽一字不放过”，声律

与文辞和雅谐协，又指卷首节录《词源》杂论所谓摒

弃浮艳后的“雅正”。可见，构成“和雅”体性的体格

与语体也就不同于“习熟纵横”的“雄肆”，也有异于

“艳骨具在”的“委曲”。在卓人月、徐士俊看来，造此

“基业”者为周邦彦，“垂统绪于后”者为姜夔、史达

祖、高观国、吴文英，其依据是杨缵根据周邦彦、姜夔

两家词总结的作词五要素。《草堂诗余》选词最多的

虽为周邦彦，但“与美成辈争雄长”者之作不收或很

少收录，《古今词统》却选录了为《草堂诗余》未选的

姜夔、吴文英二家，并极大提升高观国、史达祖二家

词的入选数量，以示“和雅”统绪的传承性。这从《古

今词统》所选诸人慢词及评点可见一斑。如评周邦

彦《兰陵王·咏柳》：“不沾题而宣写别怀无抑塞。《草

堂选》云：‘“应折柔条过千尺”，自不伤雅。至“斜阳

冉冉春无极”，如此咏物，淡宕有情矣。’”评姜夔《疏

影·咏梅》：“启母化石，虞姬化草。昭君丰容靓饰，光

明汉宫，化而为梅，不亦宜乎。”评史达祖《双双燕·咏

燕》：“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白描妙手。”评

高观国《解连环·春水》：“幽藻疑骚赋。”评吴文英《尾

犯·赠浪翁重客吴门》：“别调氤氲，自成馨逸。”以上

诸家慢词在韵律体格上均审音定字，严于运律叶韵，

音律谐美，这些点评则又揭示了诸词所共同具有的

“浑厚和雅”的语体与体性。

在三大词统序列中，“和雅”一统尚未涉及“垂统

绪于后”的王沂孙、陈允平、周密、张炎诸家，于姜夔

词也仅收10首。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词集罕见传

本，选者未能寓目。不过《古今词统》通过选学形态

和体性范畴所建构的三大词统序列，以及各自由典

范词人构成的传承谱系，基本上涵盖了唐以来词的

演进状况。而作为词学批评中的体性范畴，“委曲”

“雄肆”“和雅”虽已为前人所运用，卓人月、徐士俊却

从体制、体格、语体诸方面分别为其赋予了具体内

涵，首次建构了以体性为核心的词统理论体系，在词

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初卓回说：“方今词学大兴，

识者奉为金科玉律。”丁澎也说：“《古今词统》之选，

海内咸宗其书。”

二、基于“尊体”与“复雅”的词统

如果说卓人月、徐士俊所建构的词统序列具

有鲜明的词史意识，那么纳兰性德、顾贞观与朱

彝尊分别重构的“今词”与“醇雅”两大统绪，则分

别基于“尊体”与“复雅”的词学观及其自身的创

作实践。

康熙十六年(1677)，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合编《今

词初集》，次年刊刻，分上、下二卷。鲁超《今词初集·

题辞》说：

容若旷世逸才，与梁汾持论极合，采集近时名

流篇什，为《兰畹》《金荃》树帜，期与诗家坛坫并峙

古今，余得受而读之。余惟诗以苏、李为宗，自曹、

刘迄鲍、谢，盛极而衰，至隋时，风格一变，此唐之

正始所自开也。词以温、韦为则，自欧、秦迄姜、

史，亦盛极而衰，至明末，才情复畅，此昭代之大雅

所由振也。

毛际可《今词初集跋》又说：

梁汾、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于铲削浮艳，抒写

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本朝三十年填词

之准的。

二人均揭示了该选的目的在于“为《兰畹》《金荃》

树帜”，重构“以温、韦为则”的词坛统绪，确立规范

性的“填词之准的”。纳兰性德“与梁汾持论极

合”。在他看来，“填词滥觞于唐人，极盛于宋，其

名家者不能以十数，吾为之易工，工而传之易久，

而自南渡以后弗论也”。其《虞美人·为梁汾赋》

则具体表达了他与顾贞观的词学思想及《今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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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选心：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眼看鸡犬上天

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笑他多病与长

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

据赵秀亭、冯统一笺：该词作于康熙十六年，“‘凭君’

句，指顾贞观回南刊刻《今词初集》及《饮水词》

事”。“花间”即“花间草堂”，是纳兰性德与顾贞观、

严绳孙、吴雯等同人“剧论文史”之所，“后改葺通志

堂”；“共泥犁”指与顾贞观从事“花间课”的具体内

容。纳兰性德自称：“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

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黄庭坚词

因以《花间》“致语”书写性情，被法秀禅师斥为“以笔

墨劝淫”，“当下犁舌地狱”。“莫负当初我”，甘愿“共

泥犁”，意即以“《花间》致语”书写性情，即便像黄庭

坚那样遭法秀呵斥，在所不惜，与上文所引王世贞褒

“正”贬“变”的言论如出一辙，是对以“委曲”为体性

的词之“正宗”的恪守与推尊。下阕表达“花间课”的

审美取向。“瘦狂”指基于忧患憔悴的清瘦之态，“痴

肥”为外浓中枵的浮艳之状。“判任痴肥笑”就是摒弃

浮艳，取法清瘦，其理论依据则是：“诗亡词乃盛，比

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

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

无限泪。”可见纳兰性德、顾贞观甘愿“共泥犁”，合

编《今词初集》，虽“以温、韦为则”，为“《兰畹》《金

荃》树帜”，但并非完全回归以温、韦为代表的花

间老路，而是遵循“《花间》致语”的创作惯例，采

纳其规范要素，赋予新的艺术肌体，即通过“美人

香草”“凤蜡红巾”的比兴手法，寄托“忧患”，表达

性情，从而确立“填词之准的”，保持词“别是一

家”的“本色”之“正”，使之“与诗家坛坫并峙古

今”。这一主张决定了《今词初集》对就近三十年间

典范词人的选择。

《今词初集》凡选184家、617首，平均每家不到4
首。然而，选 10首以上的词人却有 16家之多，分别

为：陈子龙29首、龚鼎孳27首、顾贞观24首、吴绮23
首、朱彝尊 22首、宋征舆 21首、丁澎 19首、李雯 18
首、严绳孙和纳兰性德各17首、曹溶16首、吴伟业和

王士禛各13首、陈维崧 11首、彭孙遹和顾贞立各 10
首。“云间三子”陈子龙、宋征舆、李雯均在其列，陈

子龙词的入选数量且居首位。对以“雄肆”取胜的

陈维崧，却仅收11首，皆非“雄肆”之作。纳兰性德、

顾贞观以极高的比重选入“云间三子”之作，实出于

建构“今词”统绪之需。也就是说，无论词学主张抑

或创作实践，他们都想上“以温、韦为则”，下为今词

“造基业”。

诚如谢章铤所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

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宗

尚始于晚唐的花间词以及在花间影响下的五代北宋

词，是晚明、清初词坛的普遍风气，即便是陈维崧、

朱彝尊也不免此习。不过，甲申之变前，这一风习

主要是尚俗主情的文学思潮的产物，从中表现的

通常是自温庭筠以来花间词作者均拥有的普泛化、

共通性的情感。陈子龙便以自身的创作实践申明了

这一点：

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当

不能免。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泄

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

至滥觞于格律之间，西昆之渐流为靡荡，势使然也。

故少年有才，宜大作词。

刻于崇祯年间的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唱和集

《幽兰草》的主题，正是这种普泛化、共通性的“绸缪

婉娈之情”。甲申之变极大地冲击了词人的心灵，给

他们的人生划下一道深深的鸿沟。此后，当他们“以

温、韦为则”填词时，其体性虽也以“委曲”为特征，却

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其间，或如以陈子龙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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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间诸子，率先“于闺谵之际”，“写哀而宣志”，寄寓

亡国之痛；或如王士禛词“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

之逸趣。其旖旎而秾丽者，则璟、煜、清照之遗也；

其芊绵而俊爽者，则淮海、屯田之匹也”；或如丁

澎“偏工旖旎愁肠，故《扶荔词》曲尽纤艳之思”；

或如顾贞观“《弹指集》，如灵和杨柳，韶倩堪怜，

又如卫洗马言愁，令人憔悴”；或如纳兰词“固自

哀感顽艳，有令人不忍卒读者”。纳兰性德与顾

贞观所要建构的，正是自陈子龙以来三十余年间这

一以“性灵”为创作取向、“委曲”为体性特征的“今

词”统绪。

从体性观之，“今词”统绪明显接续了《古今词

统》所建构的“委曲”一统。不同的是，《古今词统》建

构三大词统序列，目的是为了在“词场之上，遂荡荡

乎辟”三径；纳兰性德、顾贞观建构“今词”统绪，旨

在推尊以“委曲”为体性的“本色”之“正”，巩固它

在当下词坛的地位。当下词坛的情形则是多元统

绪相并而行，联镳竞逐，尤其是以陈维崧为首的阳

羡词派，变早期宗尚“晚唐”为上承“雄肆”统绪，大

掀“稼轩风”，并于康熙十年选刊《今词苑》，推尊

“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的“东坡、稼

轩诸长调”。正在兴起的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

派，又看重以姜夔、张炎等为典范的“醇雅”统绪。这

对“委曲”一统带来不小冲击。杜诏为顾贞观词集作

序云：

夫《弹指》与竹坨、迦陵埒名。迦陵之词横放杰

出，大都出自辛、苏，卒非词家本色。竹坨神明乎姜、

史，刻削隽永，本朝作者虽多，莫有过焉者。虽然，缘

情绮靡，诗体尚然，何况乎词？彼学姜、史者，辄屏弃

秦、柳诸家，一扫绮靡之习，品则超矣，或者不足于

情。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

长，词之集大成者也。

道出了纳兰性德为何嘱咐顾贞观“莫负当初我”，甘

愿“共泥犁”，共建“今词”统绪的背景与目的。

在纳兰性德、顾贞观建构“今词”统绪的同时，朱

彝尊的“醇雅”统绪也建构完毕。康熙十七年，朱彝

尊经过多年编纂的《词综》问世。而《词综》与次年

刊刻的《浙西六家词》被学界视为朱彝尊流派意识

与浙西词派确立的重要标志。诚然，朱彝尊将流

寓浙地的姜夔、张炎与浙人吴文英、王沂孙等的创

作，视为如同江西诗派的派别，是一个“形”虽有异

而“味”却相同的“浙词”流派，明显为浙西词派树

旗扬帜。朱彝尊说：“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

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

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夔之一体。”其由姜夔

“造基业于前”、张炎等“垂统绪于后”的词体统绪意

识昭然若揭。

朱彝尊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

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所谓“世人”，即指在

陈子龙词学观影响下的纳兰性德、顾贞观等词家。

“词至南宋始极其工”，指长调慢词，但其所宗并不包

括辛弃疾在内的以慢词为体制的“雄肆”之词。宋荦

指出：

今人论词，动称辛、柳。不知稼轩词以“佛狸祠

下，一片神鸦社鼓”为最，过此则颓然放矣。耆卿

词以“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与“杨柳岸、晓风残月”

为佳，非是则淫以亵矣。迨白石翁起，南宋玉田、

草窗诸公，互相倡和，戛戛乎陈言之务去，所谓如

“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者，此竹坨论词必以南宋为

宗也。

由此可知，朱彝尊“论词必以南宋为宗”，是将辛弃

疾及其同调之词排斥在外的。换言之，朱彝尊所

推崇的既非“以温、韦为则”的“委曲”，又非以苏、

辛为典范的“雄肆”，而是以姜夔为宗主的统绪。该

统绪的体性特征就是汪森在《词综序》中所总结的

“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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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综》凡 30卷，选唐五代、两宋、金元词人 542
家，词 1945首，平均每人不到 4首，但所选 20首以

上的词人有 20家之多，其中多半属于“浙词”作者，

如周邦彦 45首、姜夔 22首、高观国 20首、史达祖

26首、吴文英 45首、蒋捷 21首、王沂孙 31首、陈允

平 22首、张炎 39首、周密 54首、张翥 27首，张辑、

卢祖皋虽存词不多，却也分别入选 11 首与 14 首，

凸显了“浙词”阵营。在此基础上，汪森梳理了词

之“醇雅”统绪：“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

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

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

翥效之于后。”

张宏生指出：“朱彝尊在从事《词综》之纂时，不

仅从《古今词统》选择了相关的材料，而且借鉴了其

选词思路。”尽管随着词集的新发现，《词综》选录了

《古今词统》未收录的周密、王沂孙、陈允平、张炎诸

家之作，但“二者相比，确实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

性，即突出典雅格律一路风格，而《词综》在这方面的

推重更为加强了”。“典雅格律一路风格”源自周邦

彦。康熙十四年，严沆在《见山亭词选序》中称周邦

彦词在北宋最为“醇雅”，南宋姜夔、史达祖、张炎、王

沂孙等人“要其源，皆自美成出”。《词综》选周邦彦

词达45首之多，便昭示了这一点。不过，朱彝尊建构

“醇雅”统绪，既是为浙西词派树旗扬帜，也是时序与

世情影响下创作实践转型后的产物。

据曹尔堪《江湖载酒集序》：“芊绵温丽，为周、柳

擅长，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

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盛年绮笔，造而益

深，固宜其无所不有也。”可见朱彝尊前期创作取径

多样、众体兼备。然而，随着时序与世情的演变，朱

彝尊从先前的取径多样转向了独“爱姜史”和“玉田

差近”。这一转型大约始于康熙九年初纂《词综》之

时，至康熙十七年全面完成。

从时序与世情观之，康熙听政后，政局逐渐趋向

稳定，甲申之变后士人社会与清廷的对立情绪也渐

趋平息。换言之，士人对新朝政权的认可日趋明晰，

朱彝尊、陈维崧等大量士人赴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

试，便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不过，尽管如此，赴考

者仍怀着复杂而隐秘的心绪。这从康熙十七至十八

年间由朱彝尊、李良年在京师发起的系列咏物唱和

活动可见一斑。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推拟《乐府补

题》唱和。

《乐府补题》是元初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的咏

物唱和集，凡咏龙涎香、白莲、蝉、莼、蟹五题。康熙

十七年，朱彝尊携《乐府补题》入京后，分别与陈维崧

为之作序，受到在京词人的一致珍视，纷纷拟而唱

和。朱序云：“诵其词，可以观意志所存。虽有山林

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

颂》之遗音乎。”认为《乐府补题》继承“骚人《橘颂》”

传统，境幽意浓，寄托遥深，咏物体格，出乎醇雅。可

以说，这集中体现了姜夔开拓的以咏物为途径的“醇

雅”体性。朱彝尊在京师发起这场拟《乐府补题》唱

和，是浙西词派承接“醇雅”统绪的一次群体实践，而

大量非浙西词人参与唱和的事实，又传达出词坛转

型的信息。蒋景祁明确指出，朱彝尊“得《乐府补

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一变”。究其原因，在于严

迪昌所说的：“浙西词宗正是借《补题》原系寄托故

国之哀的那个隐曲的外壳，在实际续补吟唱中则不

断淡化其时尚存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情思。

这种‘淡化’沉淀心底深处的与新朝统治不相协调的

心绪，无疑顺应特定的政治要求，也符合时代演变的

正常秩序。”也就是说，朱彝尊建构由姜夔“造基业

于前”的“醇雅”统绪，顺应了时代演变，体现了时代

精神。

三、词统的词学意义

“词学”一词在古代载籍中指词章之学，在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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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中指填词，到了近代，成了包括研究词人及其

创作、词乐、词律、词集、词论、词史等诸多方面问题

的专门之学。作为词学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词统

有辞章之学的成分，也有词论、词史的内涵，具有理

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衍至明代，人们关于词的观念偏执一端。词统

却以词选为媒介，以词人词作、词学现象为对象，以

词论中最活跃也最普遍的范畴为批评形态，对唐以

来的词展开阐释和总结，形成了整体性和引导性的

词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体现在对词的体性的阐释和总结。嘉靖

年间，张綎首次将唐以来词的体性总结为“婉约”“豪

放”两体，在后世影响甚大，但明人没有对其展开具

体的阐释，而且，以“婉约”“豪放”概括唐以来词的体

性，也不够全面。卓人月、徐士俊所建构的“委曲”

“雄肆”“和雅”三大词统序列，既涵盖了唐以来词的

体性类型，又以作家作品为基本出发点，从词的体

制、体格、语体等诸多方面予以阐释，揭示了三大统

绪各自具有的规范性要素及其有机构成。譬如“雄

肆”统绪的建构，就是通过对在词乐上“非当行”的苏

轼、辛弃疾、陈亮、元好问、刘克庄等典范词人的性格

及其作品的阐释，揭示其以慢词为体制、沉雄之气为

体格、纵横排奡的语体为表征的“雄肆”体性的运作

体系。作为主要以小令为体制的“委曲”统绪的接

续，纳兰性德、顾贞观所建构的“今词”统绪，则在“以

温、韦为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以“哀艳之深情”

或“哀感顽艳”为体格、《花间》“致语”为语体的“委

曲”体性的运作体系。朱彝尊则在《古今词统》所总

结的“和雅”体性的体制、语体、体格的规范性要素的

基础上，完善了其传承谱系。总而言之，词统的建构

既使唐以来词的体性范畴的总结趋向完整，又对其

内涵的阐释趋向深入和系统化，对后世词学批评起

了引导作用。

其次，体现在对词的演变历史的阐释和总结。

入明后，词人因唯《草堂诗余》《花间集》是从，故在看

待唐以来词的发展历史时，对《草堂诗余》《花间集》

所呈现的词史了然于心，此外的词史则并不在意甚

至遗忘。“委曲”“雄肆”“和雅”三大词统的建构，阐释

和总结了唐以来词的演变历史，对词史的总结趋向

完备。特别是“和雅”统绪的建构，使长期湮没不彰

的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开始进入词

学视野，为词史继“委曲”与“雄肆”二统之后又重新

发明一统。另外，词统建构需要典范词人作支撑，某

一词人被选为典范而列入其中，其词史地位也就大

大提升了。“和雅”或“醇雅”统绪所选择的姜夔、张炎

诸家便证明了这一点，“今词”统绪中的陈子龙也是

一个鲜明的例证。在王士禛、邹祗谟看来，陈子龙等

云间诸子“论诗拘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

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

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在此”。所谓“佳处”，指“丽语

复当行”；而“短处”，则指田茂遇所谓“主一不变之

说，似严实隘”，取径逼仄，气局狭小。“今词”统绪却

首选陈子龙，且所选其词数量位居首位，凸显了他作

为“三十年填词之准的”的奠基者地位。后世将陈子

龙比作《水浒传》中的晁盖，视之为“词坛头领”，意

即“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

词学中兴之盛”。陈子龙这一词史地位，无疑是“今

词”统绪引导建构的。

(二)实践意义

“委曲”“雄肆”“和雅”三大词统建构的出发点虽

不尽一致，但都是为了裨益当下词坛创作，故均具有

实践意义。

王士禛说：“《古今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

清之力。”此书作用于词坛，一改以往唯《草堂诗余》

《花间集》是从之偏，为词人提供了不失其正而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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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借鉴的多元范本，甚至更为多样而经典的词调。

邹祗谟评《倚声初集》所载董以宁《暗香》(绿酣红

醉)：“‘五更风雨葬西施’，无此凄艳，是宜花有叹

声矣。”又评董以宁《疏影》(冰玦绿映)：“写景处善

于言情，须细看其逐次渲染处。”《暗香》《疏影》是

姜夔自度曲，为《古今词统》首次选录。当时姜夔

词集秘而不宣，朱彝尊编《词综》时也未寓目。董

以宁拟《暗香》《疏影》二调，无疑取自《古今词

统》。这也证实了自崇祯以来“海内咸宗”《古今词

统》而创作的事实。

姜宸英《题蒋君长短句》指出：

记壬戌灯夕，与阳羡陈其年、梁溪严荪友、顾华

峰、嘉禾朱锡鬯、松陵吴汉槎数君同饮花间草堂。中

席主人指纱灯图绘，请各赋《临江仙》一阕……然数

君之于词亦有不同。梁溪圆美清淡，以北宋为宗；陈

则滥觞于稼轩，朱则湔洗于白石。譬之韶夏，异奏同

归，悦耳一时，词学之盛，度越前古矣。

所谓“以北宋为宗”“滥觞于稼轩”“湔洗于白石”，就

是说他们的创作分别接续了“委曲”“雄肆”“和雅”三

大统绪。事实上，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延续“委曲”，

建构“今词”统绪，不仅是为当时与后世确立“填词

之准的”，而且也是以该统绪规范性要素的践行者、

继承者自居；朱彝尊在“和雅”基础上拓展“醇雅”统

绪，同样如此；陈维崧虽无建构词统之举，但“雄肆”

一统的规范性要素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不仅得到了

生动的呈现，而且得到了明显的拓展。他们分别接

续三大统绪而进行的创作实践，代表了清初整个词

坛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姜宸英所说三者“异奏同

归”，铸就了“词学之盛”，谱写了继两宋以后词的中

兴局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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